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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匠者》，赵海忠著，作家出版社，2023年12月

以文学的深情凝望故乡
——《春度龙岗》创作谈

□李美桦

就写作而言，故乡这片热土不仅滋养了我，也给

我提供了取之不竭的创作源泉。

我的老家距金沙江皎平渡仅10来公里。80多年

前，中央红军一路转战，从川滇交界的皎平渡巧渡金

沙江进入四川会理，跳出了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包围

圈。小时候，老一辈人一次次向我讲述过当年红军的

故事。这样的惊险与传奇，史书上不可能写得如此详

尽，却在当地百姓津津乐道的龙门阵中，口口相传，

越传越神。参加工作后，我对这一段历史有了更深入

的了解，创作了长篇小说《浪拍金沙》，再现了红军巧

渡金沙江的传奇。为写这部作品，我到皎平渡两岸，

走访了很多人，查阅了大量资料。这些存放在档案馆

的珍贵史料，是20世纪70年代，县党史工委组织力

量，走访当时的亲历者、见证者，留下的富贵财富。这

些尘封的资料，让我有了新的收获和感动。

当年，红军曾在会理留下一支游击队，到彝族地

区开展游击斗争，遗憾的是这支游击队没有生存下

来。新中国成立后，为推进彝族地区的民主改革，党

组织曾多次派人上山，做黑彝大头人的工作，希望他

出山，参与这场轰轰烈烈的社会变革。当年和红军游

击队的过节，始终是头人的一块心病，他舍不得放弃

自己的地位，更害怕共产党“秋后算账”。地方党组织

通过各种渠道，为彝家同胞做了很多看得见摸得着

的好事，让他看到了党和政府为让彝区群众过上好

日子的真心，最终打消顾虑，出山做了副县长，投身

于这场划时代的历史变革。

人的一生，总会有很多难忘的瞬间。能够遇上这

些人和事，靠的就是机缘。创作同样如此，某件细微

的小事，一句不经意的话，一个温馨的表情，都会产

生创作的灵感。这种灵感，实际上来源于心灵深处的

触动。这个故事深深让我震撼，共产党为了民族团结

和统一，胸怀是何等宽广，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在我脑

海里翻腾，一个个生动的细节在我心里慢慢生根发

芽。于是，就有了写《春度龙岗》这部小说的念头。

我为遇上这样好的题材而欣喜。一个掌勺多年

的大厨，面对上好的食材，只需要凭自己的经验进行

荤素搭配，就可以把一桌色香味俱全的佳肴端上桌

来。事实上，整个创作的过程并不像做菜这么简单。

这部作品我断断续续写了几年，成稿 40 余万字。初

稿一改再改，总是感到不满意，总觉得和自己想要表

达的还有很大差距。一部成功的作品，仅有悬念不断

的故事还不够，还得有蕴含在作品中的思想内涵。

2022年护林防火期间，我到距县城近50公里的乡镇

住了3个多月。白天巡山护林，晚上在星光村的宾馆

里对稿子进行认真修改。夜静更深，我常常到池塘边

散步，在虫唱蛙鸣中，我脑子里想的都是故事主人公

的爱恨情仇，生离死别。我将故事时空一步步压缩，

将重心放在推进彝区民主改革的艰难复杂、对人物

的命运书写以及彝区群众的思想转变上。我感到自

己从来没有如此倾情的投入。

写这样的作品，最难的是如何还原当时的社会

形态，如何书写那个时期鲜活的人物。那些人物和故

事，离开当时特定的环境，就会失去灵魂，人物立不

起来，故事也难以让人信服。彝族地区的民主改革过

去了几十年，随着时代发展，彝族同胞无论是在物质

层面还是精神层面，乃至思想观念和生活习惯，都已

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何让小说中的人物回

到那个特殊的年代和环境，和当时的社会形态相统

一，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在修改打磨的过程中，我放

慢了节奏，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查阅资料，走访了

很多老人，对当时彝区的生活场景，彝族同胞的生活

习俗、思维模式、人生态度乃至日常交流等进行多方

面考证，同时和当地对彝家风俗有研究的彝族作家、

学者进行探讨，尽力为读者展现出那个特定的历史

场景。

要还原那段历史，就得客观叙写特定的历史人

物，这是绕不开的一道坎。

彝族地区千百年来沿袭封建奴隶制，家支林立，

等级森严，各自为政。黑彝之间，白彝之间，黑彝与白

彝之间，彝人和汉人之间，矛盾重重。就那个时代而

言，彝族头人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有其存在的历史合

理性，这是不能否认的事实。我觉得，在新的历史条

件下，应该客观看待彝族头人在那个特定社会中的

重要作用。对于黑彝大头人阿尔哈铁，我没有简单地

把他作为反面人物来叙写，更多的是换位思考，冷静

地看待他在龙岗山上演出的一幕幕悲喜剧，把他作

为特定历史时期下性格多元复杂的英雄来进行刻

画，用鲜活的细节揭示出他人性中柔软美好的一面，

用人物性格的多重性和复杂性，揭示出民主改革的

艰巨与复杂。

要想人物出彩，就得把人物一步步往死胡同里

逼，在最狭窄的绝路上，找到开阔深远的前景。在创

作过程中，我一次次走进黑彝头人阿尔哈铁的内心

世界。作为龙岗山呼风唤雨的大头人，在平民百姓和

奴隶娃子眼里，阿尔哈铁是勇敢智慧的化身，更是一

方百姓的保护神，在彝区有着强大的影响力。面对共

产党的工作队，他保持了足够的警惕。当工作队一次

又一次请他下山，他的内心更是极度的犹豫彷徨。奴

隶主显赫的地位，家里的土地和娃子，他背负的红军

游击队的血债，国民党特务的拉拢蛊惑，就像无数根

绞绳，套在他的脖子上。要让他下山，比登天还难。另

一方面，彝胞误解，家支矛盾，头人猜疑，特务蛊惑，

土匪暴动，民族隔阂，就像一个个长满獠牙的血盆大

口横在工作队面前，要翻过一道道难关完成他们的

使命，同样是难上加难。在反复的打磨修改中，我试

图通过生动鲜活的细节、环环相扣的传奇故事，来展

现曲折复杂的人性交锋，把阿尔哈铁下山投身于民

主改革作为他人生的归宿。我把他们放在这个特殊

的历史舞台上，他们相互较量的结果，正是作品所要

表达的现实意义。

历史题材小说，不仅要再现当时的历史，还得紧

扣时代脉搏，体现出时代取向和现实价值。在这部作

品中，我力求用民族共同体意识来看待彝族社会形

态的转变，用内心的悲悯与同情，通过人物的喜怒哀

乐、离合悲欢还原那段历史。彝区轰轰烈烈的民主改

革，关键在于这场大变革中的人心归向。彝区群众对

工作队由最初的恐惧、疑虑、排斥到认同和追随，依

附于奴隶主的娃子明里暗里跟主子作对，奴隶主愿

意交枪，把娃子土地拿出来，这股滚滚向前的时代洪

流，正是在党包容团结的民族政策下，人心归向的结

果。我期盼能让读者对那段历史产生思考与共鸣。在

小说中，我设置了两对恋人，其中一对上演了封建奴

隶制度下的爱情悲剧，而另一对，奴隶娃子乌嘎惹和

黑彝奴隶主家的女仆沙阿果，则历经磨难，在工作队

的帮助下举行了婚礼。时代不同，制度不同，结局必

然不同，用这对恋人的完美结合收尾，正是对那段艰

难岁月的深情回望和现实观照。

人间烟火味，最抚凡人心。我花了大量笔墨，对

彝区“库史”新年、火把节以及独特的婚俗、葬礼、祭

祀、饮食起居等民风民俗进行了细致刻画，力求让作

品氤氲着浓浓的人间烟火味。语言是作家的生命，在

对这段历史的叙写过程中，我试图找到属于自己的

语言。在日常语言交流中，彝族同胞会自然而然地引

用彝族谚语“尔比尔吉”，以增强说服力和感染力。这

种根植于彝区文化土壤的语言，让我深受启发。我在

小说中大量使用“尔比尔吉”，力求让人物回到彝族

同胞平时交流的语境，展现当时的社会形态和彝区

的地域特色。这对读者而言是一种陌生化的新奇体

验，对我自己而言也是一种崭新的创作体验。

壮美彝乡，雄奇的大山，茂密的森林，葱郁的树

木，鲜艳的野花，以及多元的民族文化、独特的民族

风情，使得这里的山山水水到处是迷人的风景。在作

品中再现彝家生活场景，对于凸显特定时代和特定

环境中的人物性格、推进故事情节发展至关重要。我

在小说中试图把景物描写与情节发展融合在一起，

通过对山水田园、村庄房舍、树林花草、鸟兽飞虫、日

月风霜的诗意书写，用奇特的自然环境对人物情感

进行渲染烘托，稀释作品中的紧张感，努力让小说读

起来张弛有度，抒情色彩更为浓郁。我想，在作品中

保留几分对大自然的亲近和有节制的民风民俗的描

写，这也是对故土的敬畏和眷恋。

《脉》，庄深著，作家出版社，2024年1月

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内蒙古作家赵海忠长

篇小说《匠者》，为乡土文学绽开了一朵塞上新

葩。所谓“新”，一来因为其2023年 12月刚出

版，顶花带刺；二来因为题材新，它反映的主要不

是乡村主体——农民，而是另外一个特殊群

体——匠者。“夫匠者，手巧也。”“匠”是会意字，

筐里装着斧头，原专指木工，以鲁班为代表，后来

泛指具有一技之长的手艺人，或俗称匠人，属于

乡村中的“精英”层；三来小说在艺术上，也有所

创新。

广义上说，大凡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作品，

皆可称乡土文学。赵海忠生长在内蒙古高原的

乡村，后来就读于内蒙古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

后长期在高校工作，他的《匠者》书写故乡熟土的

往昔岁月，可谓地地道道的乡土文学作品，他本

人亦可谓地地道道的乡土作家。

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农耕文明的古国，有

着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乡土文化，匠人文化是

乡土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匠者是因着人类

生产生活的需要而不断产生和发展的，是历史的

必然产物。但过去的文学作品中，却极少涉及他

们，即使写到他们，也非常单一，如孙犁的《铁木

前传》只写了木匠和铁匠；莫言对铁匠情有独钟，

在长篇小说《丰乳肥臀》、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

卜》、短篇小说《妈妈的宝刀》《左镰》里都写到了

铁匠，偶尔涉及石匠和木匠，然仅此而已。而《匠

者》，几乎详细具体地描写了乡村中所有类型的

匠人，专门为他们立传，这是独树一帜和难能可

贵的。

一

《匠者》以乌兰察布高原东北角一个名不见

经传、不足百人的偏僻小山村杏村为主要活动平

台，以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新时期”为主要时

代背景（有时回延至60年代），聚集了鼓匠、画

匠、裱匠、压粉匠、炒匠、木匠、炸麻花匠、铁匠、成

衣匠（裁缝）、泥匠、皮匠、钉盘碗儿匠等十来种匠

人（车倌、阴阳先生、菜农也是广义的“匠”），涉及

乡村的三教九流、五行八作。他们鱼贯而出，逐

次登场，纷纷亮相和表演，从而塑造出乡村匠者

的群像，为他们谱出一曲生命之歌——既是赞

歌，也是挽歌。

这是一首赞歌，赞美了匠者的精湛技艺，精

益求精、兢兢业业的精神和美好人性：“乌兰察布

人，你怎么这样憨厚、靠实！”大鼓匠是一个主要

角色，小说一开篇就写了他精彩的一幕：由于三

画匠使坏，唢呐变声失调，情急之下，他干脆拔掉

哨子，脱掉上衣，“双腮鼓起，二目凸出”，嘴顶嘴

儿吹起来，直吹得回肠荡气，跌宕起伏，“人们一

会儿被带上高山，一会儿被引入低谷，感受着前

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奇妙之声”。他拼尽全力，

一直吹到昏倒在地。这一幕既展现了大鼓匠超

凡入圣的唢呐技能，又表现了他忠于职责、不辱

使命的优秀品质。再如马裱匠给贺大头家裱仰

层，技艺娴熟，做工精细，而且“全身颇有劳动的

韵律和美感”。另外，田老太压粉有一手绝活，成

为“‘水晶玉粉’技艺传承人”，又爱助人为乐；炒

匠老牛勤劳厚道，苦钻炒莜麦技艺，且有所发明，

成了村中名匠；八木匠自学成才，功成身退；霍铁

匠艺精人善，村中铁具全由他打，有时还免费，

年老病退离村后，大家都非常怀念他；郝裁缝量

体裁衣、匠心巧艺、品行高尚，是“杏村功德之

人”；愣韩父女，一个抹房屋，一个剪窗花，为福

全村，乡亲们赞誉有加。所有匠人，都是深具匠

德之人。

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进步，乡村手工匠业

有的式微，有的涅槃，甚至有的消亡，杏村的诸多

匠具，进了大鼓匠的“文化博物馆”，或将成为文

化遗存、历史文物。当八木匠将自己的工具捐给

大鼓匠的时候，说出了这样一段无限伤感的话：

“这些东西是我的衣食父母，也是我的亲生儿

女。……世上有哪一个人会卖掉自己的父母和

儿女？只希望它们跌落个好地方儿。”这是一段

意味深长的话，既表达了八木匠对自己所从事的

匠业的热爱深情，又透露出对匠业衰落的失落、

悲哀、惋惜和无奈。农村手工匠业的式微或消

亡，标志着旧时代的即将结束和现代化新时代的

到来。从这一意义上说，《匠者》唱响了一首历史

变奏曲和乡村改革进行曲。改革开放的春风已

吹拂在乌兰察布高原，吹拂在杏村。

乡村匠业虽然衰微了，但正如大鼓匠所说：

“手艺人的精气神，永不过时。”

二

话语是文本的载体，小说话语分作者话语和

人物话语。一般说来，作者话语又分叙述话语和

描写话语。叙述就是直陈其事，不事藻饰，为再

现；描写则是具体描绘和刻画，加以修辞，为表

现。《匠者》的话语，无论作者话语还是人物话语，

皆有着浓郁的乡土特色。

《匠者》的作者话语简洁明快，朴实平易，如

拉家常，还略带幽默感，为大众读者所喜闻乐

见。如第一章中关于金雕捕兔的描写：“可怜野

兔，仓促应战，四蹄朝天怒蹬，背石一搏，却被金

雕一爪断尾，二爪豁肚，三爪破脑，刹那间离地悬

空，冤魂升天，一命呜呼。”再如：“说时迟，那时

快，七鼓匠无师自通，撒开猪八戒腾云步追将上

去。”显然深受民间说书艺人的话语影响。

人物话语，既符合人物性格，又符合人物身

份，还带有地方话语特色，声口毕肖。正如书中

人物黄老师所言，“这里人说话慢条斯理，爱用

四六句，夹杂好多古字古音”。作品中的三干头

媳妇，是天津知青，有文化，又落地为当地农民，

能说善道，话语中既有文词，也有土语，别具一

格。田老太、老牛、古车豁子等，是乡土话语的

活化石，满口的村言俗语，一腔的乌兰察布高原

韵味。

作者善用修辞方法，拟人、夸张、双关、排比、

对偶等辞格无所不用，但最常用和多用的还是比

喻。《匠者》中，既有单喻，如：“七鼓匠脖颈黑得犹

如车轴”“她的脸像西坡的杏树干一样褶皱”“月

牙……像个磨久脱蹄的马掌”“大脑袋像个冬

瓜”；也有群喻，如：“杏村像村东炒莜麦房里的铁

锅，一个浅窝，西高东低。几排房子好像随意晾

晒的抹布，颜色灰暗，歪歪斜斜。有的人家为了

防寒，房屋披了柴草，如一顶帽子，盖在房上，衬

托得那些未披的房子，像一个谢顶之人。”这一段

话语像打连枷一样接连用了四个比喻。作品中

的大量比喻，无论本体，还是喻体，一般都取自本

土最普通常见的事物，不仅生动形象，而且很接

地气，增添了小说的乡土特色。

整体说来，作者的话语都近似口语，既平实

又顺溜，娓娓道来，如小溪流水，腾着微波细浪。

小说中还用了些方言土语，诸如侃七愣八、热不

老燥、高吆二喝、圪垯、猴顽、痴囚货、秃头囟脑、

老精鳖怪、一蹦子、显摆、晒暖暖，等等。方言土

语是双刃剑，用得适当，可增加话语的地方特色

和乡土韵味，具有历史感，倘用得过于冷僻或过

多，会增加非本土读者的阅读困难。赵海忠对方

言运用的分寸把握还是适度的，也可说恰到好

处，成了乡土话语的一个亮点。从这种意义上来

说，《匠者》又是一颗洋溢着乌兰察布高原泥土气

息的活生生的山药蛋。

三

《匠者》的艺术创新，主要体现在结构上；结

构的创新，主要体现在时空安排上。时空是小说

结构的重要机制，没有没有时空的小说，甚至可

以说，小说的结构艺术就是时空艺术。客观物理

时空是纵向的、直线性的，主观心理时空是富有

弹性和可逆的，小说结构的时空属于主观时空，

任由作者操纵，可化百炼钢为绕指柔。《匠者》总

体上是纵向直线型的顺时空，但内部多有变化，

或时空倒置，或时空交错，前行后退，逆折回旋，

纵横捭阖，现在进行时与过去时、将来时互相纠

缠；顺叙、倒叙、插叙、补叙、回叙、预叙错落有致；

历时与共时兼具。如第三章，既写马裱匠正在贺

大头家做活，又插进他过去被狗咬、下煤窑等往

事。第四章主要写田老太给贺老大家压粉，却穿

插进去年给老牛家压粉和三干头回忆当年看电

影的事。第五章主要写炒莜麦，却又横插进

1971年三干头盗粮库和老牛忆旧。第十八章开

篇，时而写四鼓匠说呱嘴，时而写钉盘碗儿和田

老太茶叙，相互交叉。时间在作者手中就像柔软

的面条，腾挪闪跃，一曲三折，体现出比较高超的

结构艺术和一定的新创意。

细节描写也是《匠者》的一个鲜明艺术特

色。细节描写虽不是赵海忠的创造，但像他这样

描写得如此无微不至、一丝不苟、精确细腻，却是

罕见其俦的。如果说整部长篇像一棵大树，情节

如同骨干，那么细节就犹似浓枝密叶，只有枝叶

繁茂，大树才能葳蕤。在一定意义上，细节是小

说的生命。现实题材作品特别注重细节的真实，

《匠者》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细节描写比比皆

是，涉及到匠人工艺、日常生活、人物言行举止、

民间风俗的方方面面。如马裱匠吸烟的细节、田

老太盘腿打坐的细节、八木匠作木工的细节、沈

家三兄弟炸麻花的细节、霍铁师徒打铁的细节、

车马店老板娘做莜面鱼鱼和拿糕的细节、愣韩泥

房的细节、姜皮匠熟皮子的细节、钉盘碗儿钉香

炉的细节，如此等等，不胜枚举。细节浸透着传

统文化和地域文化的丰富因子，能体现出乡土文

学的本质特征。赵海忠纵笔自如的细节描写，既

说明了他体验乡村生活之深，出水才见两脚泥；

又说明了他艺术功力厚实，苦心孤诣。

《匠者》结构上的再一个重要特点，是各章相

对独立，各有各的主人公，各有各的故事，各有各

的时空。上下章并无必然联系，或联系不紧，颇

似古典名著《儒林外史》，“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

种人物，行列而来……虽云长篇，颇同短制”。虽

各章独立，却又有一根无形的线将其串联，如金

线穿珠；这根线就是“匠者”，由“匠”统筹熔铸全

书。并且，匠人与匠人之间，匠人与一般村民之

间，也互有交际，形成一个草蛇灰线、前后照应、

融会和谐的有机文本整体。

此外，《匠者》故事性强，情节生动，乡风村俗

浓郁醇厚，这也充分体现了乡土文学特色。

作为内蒙古文学重点作品创作扶持工程的

重大收获，22章、30多万字的《匠者》，人物众多，

内容丰赡，艺术多彩，笔者一篇短文难概全貌，只

从乡土文学的角度聊作评论，抛砖引玉而已。

借问匠者何处有？土也（赵海忠笔名）所写

杏东村！

（作者系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原院长、

教授）

乡土文学的塞上新葩
——读赵海忠《匠者》

□陶长坤

倘若以绘画作喻，庄深的新作《脉》是一幅浓淡相宜的水墨

画，而非绚烂的油画；倘若以音乐作比，则是一阕二胡短笛演奏

的民乐，而非一部长号钢琴伴奏的西洋乐。庄深以其对故土的

浓浓乡情，对文学创作的执着追求，在出版了68万字的长篇小

说《根》后，又创作了这部近70万字的《脉》，延续了以庄家为中

心的家族叙事。《根》以抗日英雄的成长为主线，呈现其对家族

之根的寻觅与守护；《脉》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后坎坷历史的回

溯，对家族的跌宕历程进行梳理与展现。

小说以江南溧水东庐乡庄家村、丹阳县、苏州市、常州戚墅

堰及甘肃武威为背景，细致梳理庄、黄、袁、刘、李、金六个家族

的命运发展脉络。在这幅历史长卷中，以散点透视的方式，生动

呈现了河流街市、乡村阡陌、车马行人、民俗风情：庄家村的农

舍柳烟、碧山农田，丹阳县的城墙集市、商铺大街，练湖农场的

滩地鱼塘、稻田果园，戚墅堰机车车辆厂的铁轨纵横、钢花飞

溅，刘家村的杏花野花、大树参天，苏州城的古塔石桥、流水小

巷，甘肃武威九里沟的沟壑溪水、绿草奇花……作者如撑一叶

扁舟，顺历史之流而下，从新中国成立到恢复高考，再到今天

的开发区建设与生态农业观光园筹建，家族命运与发展被置

于不同历史时期，生动呈现出坎坷历史中人们的追求与奋斗、

人性的丰富与复杂。

传奇故事的书写形式，构成了作品的叙事张力。作者如

泣如诉地讲述故事，如二胡、如短笛，演绎出家族传奇的情节

跌宕与丰富。小说以抗日英雄庄坤林被害为叙事起点，以探

究山寨离奇的玉石失窃案为暗线，以寻觅因与日本骑兵战斗

而殒身的12位壮士骸骨为支脉，在六个家族的命运发展中，

演绎诸多引人入胜的传奇故事。小说将人物的不同遭际与命

运，与共和国的历史融为一体，让个人

的奋斗与追求与不屈不挠的民族性格

交相辉映，呈现出具有民族史诗特性

的风范。

作者以拳拳的乡土之情，在庄家与

李家、袁家、黄家、金家、刘家的姻缘关

系中，在各家族四代或五代的延续中，

在充满地域色彩生活的描述中，刻画了

形形色色的生动人物形象。如踏实精

明、任劳任怨的乡镇干部李邱巴，清廉

自律、朴实坚定的丹阳丝绸厂书记黄德

胜，嚣张跋扈、见风使舵的村支书杨伢

子，实干尽职、总念旧情的老革命钱场

长等基层干部形象；不贪钱财、勤勉豁

达的兰儿，如花似玉、任劳任怨的庄慕

兰，泼辣絮叨、颇有心计的巧凤，颇有姿

色、背叛出轨的明君，勤快踏实、雷厉风

行的庄雪花，活泼性感、勤勉要强的金

凤，矜持顺从、谨慎幽怨的袁依冰等家

庭主妇形象；敦厚朴实、豁达坦诚的浇

铸工庄维根，沉稳可靠、热情真诚的锅

炉工袁唐平，敦厚老实、固执胆小的编

筐工金富友，张扬跋扈、胡作非为的铸

钢班长颜元元，重情重义、好打抱不平

的编筐工独眼龙等工人形象；聪明谦

卑、生不逢时的右派分子刘地，年轻漂

亮、遭受凌辱的中学老师黄月英，话语

不多、医术精湛的齐医生，知书达理、有情有义的袁旺松等知识分子形象；文质彬彬、聪

慧执着的建筑承包队长庄福生，文静刚强、自我改造的下放知青庄英群，清秀可人、独

自北漂的文学青年刘波，英勇无畏、壮烈牺牲的坦克兵庄二娃，聪明斯文、埋头创作的

文学青年袁顺悟，坚定执着、投资支持同母异父的弟弟创业致富的金二娃，憨厚聪慧、

精于设计的建筑工程师庄黑皮等年轻男女形象。作者以其丰富的生活积累与文学想

象，打造了内容丰富的人物画廊。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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